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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教育信息化持续推进下的庞杂多元教学情境给职前教师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隐含的实质即

对技术工具视域下“何以为教师”“职前教师将何为”“如何培育职前教师”等问题的反思，亟需探寻新的研究

视角来廓清时代语境下的职前教师核心特质及培育范式。基于此，文章首先深度剖析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实

然现状，以冯契的“智慧说”为理论指导，通过阐释其现实意蕴来回答“何以为教师”；然后，文章从职前教师

信息化培育的向度与技术发展的限度出发，进行回归原点式的反思，从“厘清技术应用边界”和“践行教育立

德树人”等方面深度阐述“职前教师将何为”；最后，文章就“如何培育职前教师”阐释“实践运用、批判综合、

理性反思”的“转识成智”实现过程，并提出实现策略，以期为培养职前教师的专业特质提供参考，并回应教

育数字化的教师发展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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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秉承“促进学生智慧发展”的智慧教育已成为技术变革和教育发展的关键指向。然

而，当前智慧教育实践“崇尚技术智能”，掩夺“智慧人学意义”[1]，导致教师对智慧教育的理

解陷入工具主义泥淖，亟需补偿教师的主体智慧，这对职前教师教育是新的挑战，“何以为教

师”“职前教师将何为”“如何培育职前教师”也由此成为新的时代课题。“转识成智”作为

经典的中式智慧观，冯契先生从以我观之的意见阶段、以物观之的知识阶段和以道观之的智慧

阶段来深入阐释知识可以也必须向智慧转化[2]，这为当代教育变革提供了新力量，“转识成智”

的哲学意蕴也为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平衡技术发展“无限性”与个人教学“有限性”提供了指引，

成为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新取向。基于此，本研究在梳理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实然现状的基

础上，通过阐释“转识成智”及其现实意蕴来回答“何以为教师”的问题，并从技术边界与教

育本质的关系视角厘清职前教师发展的时代特质，最后提出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转识成智”

的实现路径，以回应智慧教育时代的教师发展诉求。

一 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实然：技术工具的追逐与教育本质的忽视

伴随《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等文件的

颁布[3][4]，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成为师范院校的关键任务，尤其是培养适应时代

发展的教师专业能力更是师范院校的重中之重。接下来，本研究将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以全面

窥探师范院校的信息化育人现状。

1 现象一：内涵增溢的培养目标迫使育人效果欠佳

职前教师的信息化培养目标随教育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变迁，与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改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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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阶段契合。2003年，冯奕競等[5]指出，高师教育技术公共课是培育职前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

场域，自此拉开学界对职前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讨论热潮。次年，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教

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6]，从意识态度、知识技能、应用创新、社会责任等维度阐释能力标

准，研究集中在教育技术能力的现状梳理、实践问题及培养路径等方面[7][8]。伴随技术更新与研

究深入，胡小勇等[9]提出在信息化视野中教师独立于其他教学者的核心职业素养为“信息化教学

能力”。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师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力框架》，从技术素养、知

识深化和知识创造等层面描述教师教学能力[10]。2018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

划》，实现了教育信息化的“转段升级”，信息化教学能力成为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核心目

标，集中在结构维度、能力标准、培养途径、发展策略等向度。而面对高阶信息化时代，陈琳

等[11]指出职前教师的信息化培育亟需被重新审视和界定；刘斌等[12]认为智能教育素养是职前教

师信息化培育的新方向，由基本知识、核心能力和伦理态度构成。

综上可知，职前教师信息化培养目标迎合基础教育对人才变化的需求，其内涵在不断延伸

与增溢。其中，“教育技术能力”表现为运用技术媒体的功能性促进教育教学价值性的实现；

“信息化教学能力”逐步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倾斜，体现为运用信息技术加工、分析、整合教

学过程以优化教学效果并创新教学；“智能教育素养”是智能时代对教师提出的新挑战，开始

关注技术伦理对教育的影响。从“教育技术能力”到“信息化教学能力”再到“智能教育素养”，

这些培养目标名称的变化意味着人才培养内容、方式和评价的丰富，也有对信息技术浪潮的有

效应对，更有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深层思考，即从培育过度关注技术的功能性和工具性的技术

型人才延伸至培育技术与教育主体相互关联的复合型人才。内涵不断丰富的培养目标在试图培

养应对技术的人才来探索新的技术工具如何融入教育，然而过多关注“应接不暇”的技术往往

缺乏对教育问题和人的成长规律的深刻认识，使培养过程中的价值秩序发生位移和颠覆，工具

技术理性僭越精神价值理性，导致教育忽视人的主体性，表现为职前教师过于依赖技术，较少

从自我感受的视角体验教育性和德性的魅力，也就无法发挥教师主体的感染性和人格魅力等特

性，教育活动的生命活力和育人价值较难彰显，使育人效果欠佳。

2 现象二：技术的迭代升级造成技术泛化和主体遮蔽

职前教师的信息化培育以技术变革教与学的方式为核心，围绕技术促进教学环境建设、教

学资源设计开发、教学模式建构、教与学评价、课程融合等内容维度，尤以探究现代信息技术

“升级”传统教室为甚，表现为信息化教学环境从简易式多媒体教室，逐步发展到交互式多媒

体教室、网络教室再到智慧教室。为有效应对技术浪潮的冲击，师范院校在信息化培育中增加

“新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变革”的内容，开展对大数据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区块链技术及其教

育应用的尝试[13]。而新时代由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构建的基础教育智慧课堂对教师的

信息化教学提出更高要求，倒逼师范院校中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课堂的革新。为此，相关研究

开始将传统课堂延伸到线上，加入自主探究、智能推送、个性指导等元素开展新型翻转式、线

上线下融合、个性泛化等多元教学方式，有效规避传统教学方式的标准化和灌输化[14]，从资源

建设、教学模式、标准评价等维度重构课程与教学并开展实践探索，以提升职前教师的核心素

养来接轨基础教育新型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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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爱课程”“学堂在线”等平台已上线 50余门“现代教育技术”（或“现

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其中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近 10门[15]。这些课程建设围绕基础教育环

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教学理念、革新教学模式、创新教学评价，体现了课程对学科前沿和新技术

的关注。但技术的应用要由教育需求来支配，技术的价值必须通过人的价值来彰显。人的主体

遮蔽是指人在与技术或其他工具进行“物”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人存在的关系状态被“技术物”

遮挡，甚至人自身被“技术物”取代，作为技术主体的人所应有的地位一度被湮没[16]。技术更

新越频繁、应用越广泛、关注度越高，对教育主体的遮蔽性越严重，表现的结果即拥有主体地

位的人退居于技术背后，技术成为限定人的决定、导引人的行为的决策者和代理人，也就使教

育离人的世界越来越远，教育愈来愈“科学化”和“技术化”。这种“技术化”的教育聚焦实

践操作，更加关注客观世界和物质世界，必然产生对价值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忽视与排斥，对于

培养具有完整性、主体性、创新性以及独立性的“人”充满阻碍，离育人的目标愈来愈远。

3 现象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致使真实育人场景缺失

当前教育信息化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纵观教师教育信息化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例如，

赵呈领等[17]基于任务驱动的方法设计了包括明确教学目标、设定总任务、分析教学内容及学习

者的教学模式，提高了职前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实践能力。董玉琦等[18]基于实证研究范式得出

影响职前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影响因素模型，并从课程深入学科、关注基础教育学习文化等

角度为能力发展提供参考。刘喆等[19]指出信息化教学能力凸显鲜明的情境性、融合性和生成性，

需要通过实践反思来完成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强调自身信念是信息化教学能力形成的根本内驱

力。也有学者从卓越教师培养的视角梳理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课程的建设现状，从“过程”和

“结果”层面阐释课程重构的原则[20]。教育信息化 2.0时代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为教学创新提供

了“新武器”，但也无形中为教师增负。任友群[21]指出，需从“技术逻辑”的视角对技术推动

教育领域的全方位跨越式变革提出新思路，以实现职前教师信息化培养的成效。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过程虽努力探寻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但迫于高等

师范院校相关课程重专业知识轻课堂体验、重课堂演练轻实践实战、重“讲授”技术轻“利用”

技术，职前教师并未切实参与到真实教学情境，也就缺少转变甚至改变自我行为定势的场域，

缺少对技术应用教学靶向点的发现，容易导致职前教师的信息化培育停留在技术理论的思维建

构层面。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是从理念到惯性的行为模式，学习者个体的主动参与是信息化培

育能否成功的关键，亟需关注职前教师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依托提升工程和建设项目的培育路

径是由上而下的外部取向，往往忽视职前教师的个体意识和真实情境，与由下而上内部生成取

向的培养路径相悖，也与基础教育中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真实课堂脱节，造成现实差距。

二 何以为教师：冯契的智慧观及“转识成智”的现实意蕴

职前教师的信息化培育在目标增溢和遮蔽主体的同时，也在表达着对新型职前教师教育的

诉求，亟需回归教师教育中精神价值理性和德性伦理等教育本质，有知识传授而无智慧生成的

职前教师将会成为技术工具理性下的“追逐者”。回答“何以为教师”的根本不是反复操练经

验与技术，而是需要教育思想与行动的智慧哲学基础——冯契的智慧观为有效回答这一问题提

供了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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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契的智慧观及“转识成智”

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冯契师从金岳霖，他将导师关于认识论的静态分析引申为动态考察，

通过发掘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阐明从无知到知、

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的辩证法”[22]，认为智慧是认识论的高级阶段，由此提出“智慧说”。

冯契认为，知识是能够把握的具体事实和逻辑定理，是“人类思想或认识的结果和成果”，

既是事实性问题也是价值性问题，侧重分析抽象。智慧是整体的也是综合深邃的，以“求穷通”

为特征：“穷”是穷究，是探究事物的最高境界；“通”是融会贯通，能够综合人的本质力量

获得身心、德性和人格的自由发展[23]。智慧注重综合与整体，指向人的主体性、价值性和自由

性。从冯契的智慧观不难看出，知识到智慧是可以教、可以学的，他从广义认识论出发，着重

阐释了人的认识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两次飞跃，创建了“转识成智”的理论，并提出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创新论断[24]，将哲学理论贯彻为思想方法，进一步身体力

行，化为有德性的人格。延伸至信息时代的教师专业发展，首先，教师需要将技术工具转化为

育人方法，表现为从整体性、综合性、实践性的视角看待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关系，遵循教

育规律，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明确技术采用，以此实现育人价值。其次，教师需要发挥技术工具

的向善性，在技术应用中若不明晰“解决教学问题”这一核心论点，“蜻蜓点水”式或“追求

时尚”式地运用技术，便无法谈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创新，何谈学习者的智慧生成。

2 “转识成智”的现实意蕴

“转识成智”直面当下的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现状——片面关注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场景、

模式、策略等，忽视了对技术下人的主体关注、整体把握及伦理反省，未能在技术工具与教育

应用中达到融通，致使技术理性被严重夸大，教育远离甚至偏离其本质，也就无法践行立德树

人使命，更无法促进智慧生成。“转识成智”从根本上解决以上弊端，具有以下现实意蕴：

（1）彰显人的认知过程，认可活动主体的缄默性

“转识成智”关注人在整个认知活动中的自我反思、理性反思和批判反思。冯契先生指出

智慧是以道观之的阶段，从以我观之的意见阶段到以物观之的知识阶段再到智慧阶段需要个体

的独立思考和认真揣摩。亚里士多德[25]指出，人具有主体性才会有智慧。“转识成智”建立在

主体的实践过程，以主体的不断辩证、反思、综合，最终实现思维的升华与顿悟，同时表现出

自我的批判与验证。这些思维过程是主体性的体现，可以说，没有主体的主动参与，便没有知

识的飞跃。从根本上讲，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新取向的主体性表现为激发其情感意识、自主意

识，主动运用技术优化教学、创新教学、解决教学问题。

1958年，Polanyi[26]率先提出缄默性知识，即不能以语言方式传递和陈述，只能以相对隐蔽

形式存在于认知结构中的知识。在真实的实践教学中，当其他人问起教师为什么如此智慧地解

决教学问题或者追问这一行为背后的理论解释时，教师常常不能以相对有效的说明去解释，甚

至是不解释。事实上，教师在解决问题时，综合考虑了问题出现的所有因素，并结合自身教学

理论、信息化教学知识技能、教学经验和特定的教学情境等发出“一刹那”或“突然间”的解

决方式，这就是“转识成智”体现的缄默性。也许该智慧不可传递、不可复制甚至不可模仿，

但这“一刹那”的闪现离不开长期的积累，离不开知识、经验以及文化的积淀，实践是顿悟的

“产床”，只有一定数量知识经验的累积才能引起“顿悟”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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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变体验为经验，重视实践场景的情境性

“转识成智”是不能通过他人给予和传授的，是个体通过实践活动后的自悟自得。而实践

是思维转化为存在的活动，是认识的基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技术活动或实践操作，它是理论

与实践相互融合的自觉活动。教师在实践感悟的基础上，通过经验累积和自我反思才能生成教

学智慧。对于职前教师的信息化培育而言，若要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职前教师专业特征，需重

视信息化教学实践的真实性和情境性。因为信息化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只有在实践中

才能产生真实体验，只有在体验中才能直面信息化教学中的疑惑矛盾或问题冲突，只有在冲突

解决中才能调动经验知识，从而转体验为经验并理性反思形成智慧。

从社会学视角看，情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引发其情感反应的、各种情况相结合的特定

氛围环境。智慧生成有其特定的外界刺激和因果逻辑，具有特殊的时间空间背景和情境约束性。

因此，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过程的“转识成智”总是发生在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中，而面对这

些复杂情境，教师能够积极运用信息技术从容地解决。也就是说，即使教师具有扎实的信息化

教学知识和深厚的教学经验，如果没有特定的教学情境出现，也难以促进智慧生成。情境不仅

是“转识成智”的机遇，更蕴含挑战，是智慧的生发场景。

（3）凸显创造性问题解决，指向技术工具的向善性

“转识成智”是个体不断以创造性活动彰显自身存在，并将自我德性对象化、具体化，实

现顿悟式飞跃的过程。智慧表现为个体敏捷、正确、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本质上是创造性思维

的外显。从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视角分析，信息化教学智慧是教师在面对复杂教学情境时适

切运用信息技术表现出的快速、新颖、灵活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就没有

教学智慧。从面向智慧生成的信息化教学课堂实践看，教学活动中教师根据任务目标开展思维

活动，最终产生新颖独特的“教学产品”，如教学模式、教学思想、教学策略等也都是智慧。

《礼记·学记》中有一句“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27]，说明我国古代教育的本义中

也蕴含教育使人从善的伦理本性。这种善是超越个人私利的善，是批判技术理性的善，是对学

生表达尊重和爱的善。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是向善的，冯契指出智慧在认识论上总是离不开“整

个人”，他认为“理智并非枯燥的光”，是与感性世界不断保持密切联系的，智慧离不开善和

美。倘若教师的信息化教学中不遵循技术工具的向善性，也就没有价值智慧，而价值智慧是智

慧发展的方向，缺乏价值智慧的培育是残缺的智慧，是不完整的智慧。

三 职前教师将何为：理清技术的应用边界及践行教育的立德树人

那么，职前教师该如何看待技术发展限度与教育本质的关系，如何反思技术发展与教育主

体、教育现象、教育内容之间的适切性呢？本研究认为，“转识成智”不仅具有丰富的哲学意

蕴，更有深刻的教育涵义，表征为教师对技术与教育的现象之思、关系之思、自我之思，这进

一步促使职前教师对“技术为何而用、用什么、怎么用”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成为其处

理基础教育中繁杂多元信息化教学情境的意识基础、行动逻辑和实践指南，表现为：

1 得：实践场域的历练与抉择，做到知行合一

“得”意在阐述如何实现从知识到智慧的转化，这一过程与实践密切相关，是职前教师以

行动方式将信息化知识外化并完成新的意义建构的过程。在不同情境的实践场域中，职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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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情境需要采用不同信息化技术手段并做出抉择和行动，该过程需要职前教师具备丰富的认

知结构，即扎实的信息化教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能够识别、提取形态不同的知识并建立联

系，以适应不同场景的需要，除了从自我认知中快速调用、重组或改造信息化知识，更要接受

外部反馈以主动改变并通过不断地行动、反思和修正，使新的理念由思维建构走向更深入的意

义建构层面，实现知识与行为的统一。实践场域激发职前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为职前教师适切

运用技术解决教学问题提供“机遇”，这一过程通过行动深化实践，改变着职前教师自身信息

化意识态度的“参考性”，使变构真正发生。

实践运用是职前教师将自我认知迁移到特殊情境并亲自体验的过程，是职前教师转变意义

观念和深化思维结构的核心环节，是个体信息化意识观念在实践土壤中找到生长机会的基础。

该过程包含职前教师自己产生的困难和疑惑，没有真实情境及问题的相遇，就没有技术与教学

问题解决时的充分探究，就没有“转识成智”的空间。而对于如何实践运用，陈向明[28]指出，

真正支配学习者完成实践活动的并非抽象的理论知识，也不是教育专家的权威方案，而是个体

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行动、不断反思形成的经验。

2 达：辩证综合地全面考量，摒弃局部技术应用

“达”即所“得”如何达。就思维方式而言，智慧是综合思维，着力于整体表达，强调全

面思考事物，否定了片面看待问题。映射到信息化培育过程，即需要职前教师在处理技术与教

育关系问题时，以系统性思维全面考量、整体解决问题，摒弃技术局部应用。综合是建立在分

析基础上，将事物的各个部分、方面、因素和层次等联结起来，形成对事物的一种新的整体认

识。综合不是将事物各部分的构成要素简单相加，而是从整合性角度重新认识新的对象的机理

与功能，要想综合解决问题，则必须将抽象概念、抽象知识在思维过程中达到具体再现，即辩

证发展，表现为个体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批判不仅包括分析、批判旧知，还要提出、论证新说，

更要将旧知的合理成分包含在新说中，批判不是否定和驳斥，是摧毁与重建。职前教师的信息

化培育过程需要批判性精神：一方面，职前教师要对个体在实践中的体验进行批判性分析、评

价和整合，进一步生成可调用的经验；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教学中为防止技术应用泛化，职前

教师应批判地看待技术，技术越先进，批判越激烈[29]，批判能使事物呈现出无限前进的运动状

态，不仅实现思维的曲折前进，也促进思维的辩证统一，促进智慧生成。

3 证：考量技术的逻辑及人的理性直觉，推动立德树人

“证”既是对技术的逻辑辩证也是人的德性自证。前面讲到，通过“得”与“达”能够使

职前教师获得经验且运用技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为防止经验固化和规避技术理性，该部分从

“人”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信息化培育，探索职前教师通过理性反思推动立德树人。

理性是关于方法论的探讨，它蕴藏在所有人的大脑中，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是个体通过

自己的认知水平或逻辑能力做出的自我判断。理性本身具有价值理性，需要人们的不断反思。

而反思是人对自身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的再认识，强调内涵思维、行动决策与执行之间的辩证

生成。在信息化培育过程中，关注技术逻辑的同时，也要反思技术在与教育转化过程中的条件

变化和节点存在，这就要求职前教师在行动或决策前理性反思，权衡场景、研判发展态势、适

切运用技术，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理性反思是新的意义建构被群体关注、争论，并逐步认可

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因情感升华而使个体得到坚定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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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转识成智”，即培育目标如何由“信息化教学知识传授”转向“信

息时代教学智慧生成”的问题，并非易事：①受制于学习者已有经验文化形成的自身信念、惯

习和实践逻辑，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职前教师将其物化为工具，虽有实践历练和辩证综合，

但没有持续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实践反思，难以对行为产生影响力和约束力，新的变革也会销声

匿迹。②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是劣构领域，虽然国内外研究者认可新技术能够变革传统教育，

并就如何变革进行着不懈努力，但尚需结合学习者的自觉与互助来实现。

四 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转识成智”的实现路径

既然“厘清技术的应用边界”和“践行教育的立德树人”成为回答信息化培育中“职前教

师将何为”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如何培育才能够真正教给学生“义理之学”，培养“经世致

用”之才的职前教师，本部分将从信息化培育的“转识成智”实现过程和实现策略深入分析。

1 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转识成智”的实现过程

结合“职前教师将何为”的回答，在论述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应然表征的基础上，本研究

尝试提出包括“实践运用、批判综合、理性反思”的“转识成智”实现过程，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转识成智”的实现过程

如图 1 所示，实现路径以职前教师的信息化教学“知识、技能、思维、意愿”的获得为起

点，可称为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初级阶段。该阶段是职前教师调用理论知识，将信息技术作

为辅助工具与教学过程整合，形成信息化教学意愿以及对知识技能的理解的过程。随着实践应

用环节的开展与程度加深，个体体验增加，职前教师逐步形成用于解决复杂教学情境的实践性

知识，对于信息技术的运用开始变得主动、自觉并熟练，此时的信息化培育状态具有个体实践

性、情境性，由此产生信息化教学的强烈意愿，从而进入自发阶段。真实境脉的渗透使职前教

师产生的体验与已有经验碰撞，思维开始了否定、肯定、否定的批判之路，加之综合考量以及

对人主体性的解蔽，在情感参与的驱使下进入自觉阶段，该阶段中个体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

相互交织，职前教师关注信息技术对于教学效果的影响，且表现出善于学习、善于反思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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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反思使职前教师形成可调用的经验，并具备将信息技术融于教学过程的信念，思维发展到

评价、创造等阶段，进入信息化培育的自由状态。这一状态下的职前教师已将信息技术融于个

体具身，能够恰当选择信息技术支持自身的教、促进学生的学，并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探究

热情，使课堂呈现出启迪性、生成性、共生性的智慧样态。

2 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转识成智”的实现策略

在明晰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转识成智”实现过程的基础上，本部分从培养目标、本土实

践、可为文化等方面提出实现策略，以期为职前教师培养应对技术浪潮的智慧特质。

（1）重塑职前教师信息化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对职前教师的培养过程和培养方式具有重要的调控及评价作用。时代背景变迁会

对培养目标形成导向作用，尤其是技术的迭代升级，但能够使教育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技术无不

是基于教育现象的发现、捕捉和利用，这是技术重塑教育的逻辑起点[30]。因此，职前教师信息

化培育目标的“核心素养”不是追随技术工具不断增溢技术应用的教育内容，而是训练职前教

师在不断的实践应用中如何处理技术与教育现象的关系，形成对信息化教学的正确认识，以自

身的“不变”应对技术的“万变”。

（2）扎根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本土实践

实践不是简单地对所学知识技能的应用，而是渗透个体意愿的体验过程，该过程的实现不

能仅依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等短暂性的集中教学，更应该构建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实践主渠

道。课堂教学应将文本知识向生活经验转化、将学习情境与教育情境关联，形成接轨基础教育

课堂的实践场景。努力实现能够促使职前教师情境化、灵活化地运用书本知识，自觉主动运用

信息技术的实践活动常态化。

（3）构建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可为文化

“可为”即“Enabling”，是“使能”的意思，是支持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转识成智”实

现的使能环境，也就是为职前教师赋权。本研究中的“可为”指为职前教师提供接受塑造的本

体文化和技术文化的文化给养。文化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影响职前教师在实践活动中的意识态度，

进而推动信息化培育过程。本体文化（教育本身的文化）和技术文化（技术应用促使的学习文

化）的关系是教育与技术关系的映射[31]，也是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的核心，应努力构建促使职

前教师思考、判断本体文化与技术文化关系的可为文化，使个体创造甚至产生新的教育行为，

生成信息时代职前教师的教学智慧。

五 结语

不论是从古代哲学还是近代语义，知识与智慧都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即表现为知识与智

慧是共同体。知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知识的升华。因此，“转识成智”成为当代知识与智

慧辩证统一的必然走向。本研究紧跟智慧人才的时代诉求，变革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师教育方式，

提出“实践运用、批判综合、理性反思”的职前教师信息化培育“转识成智”过程，并从培养

目标、实践活动和可为文化维度阐释实现策略，旨在使职前教师获得应对新时代技术浪潮的智

慧，为基础教育输送创新型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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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he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situation under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and its implied essence is the reflection on

the questions such as “What to be a teacher”, “what pre-service teacherswill be” and “how to cultivate pre-service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tools.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clarify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ivation paradigm of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d the

actual status quo of pre-service teacher informatization cultivation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 of “What to be a teacher” by

explaining its practical implication by taking Feng Qi’s “wisdom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Then, starting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pre-service teacher informatization cultivation and the limi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carried on

the reflection of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point, and expounded “what pre-service teacherswill be” from the aspects of

“clarifying the boundary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practicing education to cultivate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Finally, the paper explained th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wisdom” by “practical application, critical

synthesis and rational reflection” in terms of “How to cultivate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put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strateg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respond to teachers’

development demands in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Keywords: pre 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transfer knowledge into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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